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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智闯闯周周公公馆馆营营救救周周恩恩来来
    11994466年年秋秋的的一一天天，，李李振振远远获获知知军军统统为为了了阻阻止止周周恩恩来来在在国国
际际记记者者会会上上揭揭发发蒋蒋介介石石破破坏坏和和谈谈的的阴阴谋谋，，要要暗暗杀杀周周恩恩来来的的情情
报报，，而而且且就就定定在在三三天天以以后后。。他他立立即即行行动动，，突突破破敌敌人人封封锁锁，，智智
闯闯周周公公馆馆，，不不仅仅把把消消息息告告诉诉了了周周恩恩来来，，还还策策划划了了撤撤离离方方案案。。
最最后后，，周周恩恩来来安安全全抵抵达达国国际际会会议议现现场场，，粉粉碎碎了了敌敌人人的的阴阴谋谋。。

“十倍利”引诱东北少将

假做棉花生意获取情报
  国共谈判破裂后，形势十分紧张。1946年秋
的一天，李振远像往常一样找国民党军东北少将
拉家常。东北少将高兴地说：“要打大仗了，咱
们可有钱挣了。”
  李振远说：“你是不是喝多了，小鬼子投
降，天下太平了，打哪家的仗？”少将四周看了
一下，见没什么可疑的人，就悄悄告诉李振远：
“老头子（蒋介石）要和‘共匪’闹翻啦。”
  李振远立刻警觉，这可能是重要情报。他一
边劝酒一边说：“老兄少见多怪了，老头子一直
对他们不放心，从来没和他们真心合作过，搞点
小摩擦也是常有的事。”
  东北少将叫道：“哪是小摩擦，军统的人准
备暗杀周恩来！”
  一贯沉着的李振远吃了一惊：“这是真的
吗？”
  “那还有错？”东北少将说：“咱东北老乡
里有一位在军统里供职，是个副站长。他还说是
以撞车手段暗害周恩来，具体情况我也不便问。
不过，你想，‘共匪’的大头目被杀，他们能咽
得下这口气，能不打大仗吗？”
  “是是是，老兄高见。”李振远暗想，东北
少将不像吹牛，看来是真的。可他只知道大概，
敌人动手的时间、地点等详细情况都不清楚，还
必须深入了解，很可能只有军统的人才知道。于
是，李振远跟东北少将讲：“我联系了一大批棉
花和布料，北方如果要打大仗，急需的就是棉
衣，咱们的货能卖到北方，起码十倍的利。”
  “对对对，我听说北方的军工因没原料，都
停产了，你这主意好。”东北少将连连称赞。李
振远看他上钩了，接着又说：“这年头搞点货不
容易，我必须把情况搞清楚，‘不见兔子不撒
鹰’，你是否可帮我引见一下那位老乡。”
  过了一天，东北少将真的把副站长请来了。
这个人话不多，大家只说些家常话。东北少将沉
不住气了，把想做棉花生意的事说了。副站长一
本正经地说：“党国的事业都败在你们这些小人
的手里，难道你们不知道倒卖棉花是犯法的
吗？”
  “喝酒，喝酒。”李振远边赔笑边帮东北少
将圆场。
  李振远接着说：“现如今也是没办法，正常
拨款，他们军需根本完不成任务，党国到处都需
要钱，完不成任务挨批是小事，延误军情是大
事。”
  又喝了一会，李振远趁大家酒劲上来了，
说：“现在哪个部门不是自己搞点钱花，你们军
统也不例外，上面给的钱够干什么的？”
  副站长接上话茬儿说：“你说得不错，现在
办事处处要花钱，我们这些当头的也难啊。”
  于是大家都发起牢骚，副站长再也不绷着
脸。借助酒劲，大家都喝得差不多的时候，李振
远又说：“经商就是要有商机，不知你们有何机
遇透给我们。”副站长斜眼往外看了一眼，压低
声音说：“从今天算起，三天后就有消息，你到
时候看报就行了。”李振远假意犹豫一下：“你
们有时也会失手，可我的货一旦发出，就收不回
来了，怎么办？”副站长肯定地说：“这次很有
把握，我们是在他们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上进

行，不会有错。”
  李振远说：“好，那我后天装船，大后天启
程，老哥可要给我办好通行证哦。”东北少将
说：“好说，好说。你明天到我办公室来拿。”
副站长也插话：“你们办成功时，可别忘了约
定，你们可要说话算话。”

特务24小时监视周公馆

用黄包车掩护硬闯进去
  确认消息后，李振远与郑凯连夜赶往南京，
来到周公馆。李振远和郑凯躲在暗处仔细一看，
周公馆的周围，门口、对面的小摊位、房屋里都
布满了特务。快到中午时，周公馆的门开了，一
辆黑色轿车很快往他们相反的方向开走了，他们
想冲进去，可离得太远。此后，大门紧闭，一天
里再也没人出来。消息怎样才能递进去，让中央
首长有所防范呢？
  下午，敌人那边只有修鞋的换了人，看来敌
人采取24小时监控。李振远想，直接进入是不行
了，还没走到周公馆门口就有可能被敌人拦住。
用原始的办法，包块石头，把情报投进去。可要
是没人捡到，就误了大事。他左思右想，还是束
手无策。这时，肚子咕咕乱叫起来，他才想起该
休息一下，缓和一下，或许能有灵感。
  “咱们不能在这傻等，要另想办法，走。”
“有什么办法吗？”郑凯边走边问，李振远摇摇
头。已经忙了两天一夜，郑凯真有些疲惫不堪，
跟在李振远身后，睡意朦胧地摇晃着走。后面追
上来一个拉黄包车的叫道：“先生，看你挺累

的，坐车吧，价钱不贵。”
  郑凯猛然惊醒，想出一个办法。他把李振远
拉到一边商量，李振远点点头，转身找邮局打电
话去了。郑凯飞快地去追刚才那辆黄包车，他早
已把疲劳忘得一干二净了。
  第三天的早上，修鞋的懒洋洋地蹲守在周公
馆门口不远处，对面小摊位照样营业，只是没有
一个人光顾，来往过路的人也不多，街上跟往常
一样安静。快到8时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
一辆黄包车，拉车的是个小个子，只见他吃力地
慢慢拉着。车上坐着一个大个子，他的帽子盖住
了半张脸，“睡”得挺香。这人就是李振远。
  拉车的走到周公馆门口时，突然车夫向周公
馆大门飞奔而去，并迅速按下门铃。修鞋的特务
猛然惊醒，站起身想赶过来阻拦。门打开了，还
没等开门人反应过来，车已经闯进了院子。车上
的李振远低声说：“快关门！”
  开门人正关门，修鞋的特务已赶到门口，他
从门缝往里看，却是什么也没看到。
  李振远下车后，立即冲到周恩来的办公室，
他把帽子一摘，周恩来吃了一惊：“是你，你怎
么来了？”

声东击西周恩来转移

粉碎国民党暗杀计划
  李振远简单地汇报后，周恩来询问李振远：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国际会
议，不管有多大危险。”李振远深知周恩来的工
作作风，于是胸有成竹地建议：“我们从后门出
去后，把后门的敌人引开。你们马上从后门出
去，穿过一条街道，街道对面有一辆黑色车在那
里等着，车窗半开，有白色布帘挡着。司机是我
们的人，他接你们到会场。”
  周恩来说：“我同意，这个方法可行。同
时，为了迷惑敌人，我的轿车还要按时出车。”
说话间，李振远他们已换好衣服，周恩来握住李
振远的手，道了句“珍重”。
  李振远笑着点点头。周恩来又转向郑凯，和
他告别。郑凯兴奋地把拉过车的双手在裤子上一
蹭，和周恩来握手。周恩来说：“别把衣服搞脏
了，我这里可没有多余的。”在场的人全笑了。
  李振远他们迅速从后门走了，后门盯梢的特
务赶紧跟了上去，四个影子出了后门，消失在后
街。特务跟着李振远转了几圈，还没反应过来，
李振远他们已混进茫茫人海。与此同时，周公馆
的大门开了，一辆黄包车出来，修鞋的特务赶紧
跟了上去，他们还不知要转到什么时候。
  接近10时，一辆黑色轿车很快开走了。可就
在轿车开出不久，一辆大卡车横冲过来，重创了
黑色轿车，里面的司机受了重伤，被抬往医院，
车里却未见其他人（这部黑色轿车现仍存放在南
京博物馆）。记者招待会准时召开了，国民党主
持人宣布开会，并说：“中共破坏合作，所以遗
憾地告诉大家，中共代表没敢来开会。”
  话音未落，“我们来了”，周恩来和中共代
表从后面走上前台，场上响起了掌声。周恩来当
场揭穿了国民党破坏合作的种种罪行，国民党的
会议主持人狼狈不堪。后来听说蒋介石气急败坏
地骂道：“你们军统怎么搞的，不是说重创了他
的车吗，为什么他会出现在会场上！难道他是神
仙吗？一群饭桶。”

  1946年11月12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设宴招待
民盟代表。

1945年郑凯在北京。


